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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诗现状与发展童诗现状与发展

““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之

儿歌与儿童诗有很多共性。
就像诗、词、曲都属于诗，格律诗、新诗、儿童

诗、儿歌都属于诗，它们的共同点无须阐述、论
证，我们都能意会；它们之间的不同，也不用条分
缕析、长篇大论，我们也都能区分。

但儿歌与儿童诗之不同，判断和辨别起来就
不那么容易了。这里只谈儿歌与儿童诗的不同。

儿歌必须押韵，且押得严整

起于五四时期的自由体新诗，开始和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都是押韵的，最少也是都押“大致相
同的韵”，也就是说，还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中国
古典文论中“诗是韵文”的传统。后来，特别是近
些年，大多数新诗不再押韵。现当代诗人创作的
儿歌和儿童诗，无疑是伴随自由体新诗出现和发
展的。在儿童诗和成人诗的相互影响中，成人诗
对儿童诗的影响更大。于是，很多儿童诗写作者
也学起“成人诗”的不押韵来，似乎押韵就意味着
陈旧和落伍。

不押韵的儿童诗是不是好的儿童诗，尚有待
讨论。但儿歌则不用讨论，因为儿歌必须押韵。
无论是同一首儿歌一韵到底，还是像陕北信天游
那样随时换韵、一首多韵，都要押韵。

儿歌不但必须押韵，而且音韵优美的儿歌往
往还要押严整的韵，即平声与平声押、上声与上

声押、去声与去声押，如《立春》，押的都是平声：
宝瓶跳出小水滴，
它说它说春消息！

立春日，
冬破皮。
剪春树，
插春旗。
吃春饼，
啃春梨。
捏春牛，
吹春笛。

山野怎么还没绿？
耐心等待别着急。
再看《白露》，押的都是上声：
白露是节气，
白露也是水。

白露白又寒，
白露打芦苇。

蹚了白露水，
蚂蚱麻了腿。

喝了白露水，
蚊子闭了嘴。

照耀白露水，
阳光闪着美。
再看下面这首《冬至》，其中到、号、帽、叫、

跳，都是去声：
冬至没来冬已到，
冬至来了又吹号，
吹出嗷嗷西北风，
吹棉衣服吹棉帽。
有人冷得缩脖子，
喜鹊看了喳喳叫，
小孩避寒屋里猫，
小鹿山野蹦蹦跳。
儿歌对有韵如此执着，对好韵如此追求，原

因和儿歌的受众对象、传播方式密切相关。儿歌
更多面向的是小儿童，包括婴儿、幼儿。他们大
多数不能阅读文字，儿歌是通过声音走向他们

的。也就是说，儿歌更依靠有声语言，有着浓郁
的“声音艺术”性。

声音艺术的最高形式是音乐，可见儿歌是和
音乐最近的文学。鲜明的韵感、优美的韵律本来
就是它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儿歌必须押
韵，还要押得高级，而不是满足于“押大致相同的
韵”，更不能凑韵、为押韵而押韵，得让读者（听
者）感到韵脚的彼此呼应自然天成、就应该那样，
没有人为、造作、硬安上去的痕迹。

儿歌尤其讲究句式、语感

在押韵、押好韵的基础上，儿歌还要通过恰
当的、或整齐或错落的句式，直接的、声音本身就
有意味的语感，“配器”出音乐一样的节奏、旋律，
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悦耳入心，让儿童听了之后
肢体、情绪都兴奋起来、跃动起来。

句式、语感直接关乎节奏、韵律、综合的艺术
效果。无论是一贯到底，还是彼此参差错落、长
短句交替，都有内容、题材、格调上的考量。因
此，它们不仅仅是形式，或者叫“有意味的形
式”。比如，谷雨这个节气即将迎来夏天，是墒
情好、大播种的时节，下面这首写《谷雨》的儿
歌，三字句一贯到底，每两句为一节，在句式、语
感、韵律上，是不是读来很有雨点、种子次第落
下的情景感、音韵感？

寒气尽，
谷雨来。

播五谷，
植桑槐。

花朵门，
接连开。

绿草绿，
白羊白。

夏天动，
要登台。
《深秋的旷野》这一首，两字句、三字句、四字

句都有，其交替、错落形成的节奏、语感，很契合空
旷、寂寥甚至萧瑟的氛围：

天空好像
高了。
白云开始
飘了。

大头树冠
小了。
茂盛绿色
少了。

枝上黄叶
掉了。
地上落叶
翘了。

鸟儿飞走
空巢了。
草虫不叫
都逃了。
回到上面说到的韵，这首儿歌阴、阳、上、去

四声兼具，每段的押韵处连声调都一致，体现了
声音的艺术性。这些不是今人的发明或努力，
《诗经》中的很多诗篇早已做出了示范。

打个比方，特别讲究句式、语感，形式本身就
有意味的儿歌，就是儿童文学中的律诗、词曲。
只是它的格律、词牌、曲牌不那么固定，因每一首
的内在需要而易、而宜。

儿歌更追求有趣、俏皮、好玩

儿童诗离成人诗更近，因此它要有意象、有
意境、有意蕴。儿歌同样需要化用意象，仿佛在
不经意间生出意境，表达情感、宣泄情绪、拟人喻
理……都是意蕴。但儿歌在意象、意境、意蕴上
不那么着力，它更在乎有趣、俏皮、好玩。这源于
儿歌受众对象的心智特点。小儿童因为身心发
育都在初始阶段，他们对直观、感性、在场化、情
景化的一切更亲近，变化、戏剧性，热闹、游戏性，
惊诧、新奇性，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也正因如此，
优秀儿歌在参与塑造儿童的活泼、阳光、健康上，
在儿童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创造性、幽默感
的建设上，有不可推卸的大责任，有不可替代的
大作用。我们来看《小猴邮自己》这一首：

跑出动物园，
小猴进邮局。
你要邮啥呀？
我要邮自己。
城市太闹了，
森林多美丽。
给我贴张大邮票，
把我邮回森林里！
这首儿歌意象、意境、意蕴都有，但它更多呈

现出的是有趣、俏皮、好玩，环境问题、环保动保、
都市与自然等理念、意蕴，都被“外化”为小猴子
的奇思妙想，机灵调皮、天真可爱。

儿歌在乎的有趣、俏皮、好玩，是儿童认为
的，不是成年人以为的。儿歌写作者要去探悉儿
童怎么想、儿童觉得什么重要、儿童要表达什么
及如何表达，而不是自恋地沉溺于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重要、自己想说的理、自己要抒的情。相
当多的儿歌，设定个小孩子（大多用小花、小草、
小动物等替代）角色，表达的却是成年人的意
图，用小孩子的脸谱说着大人话。这样的儿歌
小读者不买账，成年人也觉得假。好儿歌往往
具有这样的特征：儿童喜欢，成年人也觉得有意
思、好玩。

总之，儿歌要从里到外，都是儿童的感知、儿
童的视角、儿童的逻辑，是儿童的嘴巴说出来的、
他们之间能共鸣的话语。如果认可儿童文学必
须恪守“儿童本位”，那么，儿歌对“儿童本位”的
要求是最高的。

（作者系儿童诗诗人、吉林省作协副主席）

谈谈儿歌与儿童诗的不同谈谈儿歌与儿童诗的不同
□薛卫民

儿歌就是给儿童写的诗歌吗？儿歌和儿童诗有什么区别？优秀的儿歌应该具备什么特质？这些都是创作者非常关心的话题。近日，由中国作协儿童

文学委员会指导，文艺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新时代儿歌创作与传播工程”征稿活动启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儿歌作品。本专栏特别

约请资深诗人、评论家、学者、编辑，从不同角度给出关于“儿歌是什么”的解答。 ——编 者

6 月 6 日，一场以“大河滋养的童
年——故乡与成长”为主题的文学对
谈在武汉举行。活动由江汉大学副教
授陈澜主持，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携
其新作《大河》，与武汉大学教授叶立
文、叶李围绕小说创作、语言美学与生
命经验展开对话。

从“大河”回到个人的生命河流

陈 澜：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都对《大河》
的创作缘起感兴趣，能不能请您谈谈写作背景？
您以“小切口”来写“大主题”，作品围绕长江文化
展开，但书的章节标题大都是一些小而具体的意
象，能否展开谈谈？

舒辉波：这部作品源于出版社的约稿。起初
我是没有头绪的。直到一次参加汉江源头采风
活动，站在陕西汉中一座山上的溪流边，看见那
泓清浅的小水潭汩汩涌出，想到它终将汇成宽阔
的汉江，流经我的故乡襄阳，穿过我求学的武汉，
再奔向长江，我忽然意识到：这条河从来不是宏
大的文化符号，而是我生命里真实存在过的那条
河。这条河与我的呼吸、恐惧、欢喜紧紧相连。
那一刻我明白了，写作不必追逐宏大主题，只需
回到自己最本真的生命经验。

我为这部小说寻到了六个意象，构成了这部
作品的基本结构：白马、黑牛、黄鸡、大河、沙洲、
渡口。那是我某天坐在电脑前脑海中忽然浮现
的。前三者是大河两岸生活里活生生的存在：白
马是爷爷从生产队分回的军马，后来成为我们家
庭的一员；黑牛是父亲倾尽积蓄买来支撑农事的
劳力，也是他坚韧身影的化身；黄鸡由奶奶和母
亲饲养，下蛋、送人、延续生命，是女性日常辛劳
与温柔韧性的象征。后三者则直指河流本身及
其延展的空间：大河是血脉与滋养，沙洲是人在
贫瘠中亲手开辟的桃源，渡口则是告别与启程的
临界点。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成全，共同构成一
条从具象到抽象、从个人到普遍的叙事脉络。

叶立文：《大河》不是为了完成某个主题而
写，篇章的结构方式，也没有刻意遵循某种小说
技巧——更像是一种天赋，一种结构小说的本
能。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一定是写作者与
自身生命经验息息相关的东西——是“我手写我
心”，而不是照着模板去写。《大河》就是这样的作
品。我想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暗示》里的一个
观点：在语言不能到达的地方，还有“象”。语言
不能到达的地方，就是具象——白马、黑牛、黄
鸡。作家就是用这些具体的“象”，勾连起我们对
故乡的向往与理解。

叶 李：今天我们对儿童、对儿童文学的理
解，是在教育功能、出版发行制度、市场定位等多
方面共同作用下塑造出来的结果。如果创作者

牢牢守住这个边界去创作，多多少少会自缚手
脚。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儿童文学，其实是真正
的人的文学，甚至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的文
学。儿童要面对的很多问题，其实就是人的根本
性存在问题。《大河》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对于大
河，作家有着最真实最直觉的感受——是从一种
恐惧的印象开始的。读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以儿
童为视角、以儿童为方法，处理的就不只是纯真、
开心，不是把生活中的苦难强制性地过滤掉，而
是必须去面对我们原初就会感受到的恐惧、忧
伤、孤独。

语言之美：朴素与留白

陈 澜：《大河》采用双重视角展开叙述，行
文使用简单、朴素而准确的语言。从创作和评论
不同的角度出发，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追求怎样的
语言艺术？

舒辉波：我认为，作家的创作不应该有太强
的个人意志或目的性，否则讲出来的故事就会显
得牵强。作家需要跟笔下的人物进行适当的“妥
协”，让故事能够更自然地、水到渠成地生长。我
常常拿自己的作品与那些伟大的作品比较，并时
刻追问自己：那样的句子我写得出来吗？很多时
候，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在现实生活中每每遇
到一个瞬间，就会尽力在内心寻找最准确、最朴
素、最简单的句子来描述它。我一直有一个执着
的语言追求：准确、干净，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德。

此外，我还希望能够营造一种汉语的“美的
留白”。比如我们都很熟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
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全部是名
词，一个接一个，放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
最后一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出来之后，
让前面所有的名词都成了意象，成了作者寄托情
感与愁思的载体。这是汉语的艺术。这种意象
化的表达，留下了大量的空白，有点像电影语
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呈现，需要我们自
己去“脑补”。

叶立文：读《大河》，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舒
老师是一位对汉语怀有“敬畏”之心的作家。这
种“敬畏”，指的是他尊重汉语的表达习惯，尊重

汉语的语法规则。在《大河》中，我读到了干净
的、优美的、有尊严的文字表达。不管文学观念
多么复杂、多么多变，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
这个根基是不可动摇的。

叶 李：好的语言对写作者提出了三种要
求：第一，要有好的感受力；第二，要有将这种感
受力进行艺术转化的能力；第三，要有人生态度
上的真诚。此外，我们常说新时代文学要书写

“中国经验”。我认为，好的语言本身就是中国经
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自清、冰心等作家的作品
为什么会进入语文课本？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
既漂亮，又缜密、标准的现代汉语。这是值得当
代作家思考的问题。

白马、黑牛、黄鸡、大河、沙洲、渡口，与“枯藤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意境其实是相似
的。白马、黑牛、黄鸡之间，有一种颜色的参差错
落。这种色彩的错落，其实也代表着人生形态的
丰富。白马代表着对神圣性的向往。但它进入
日常的世俗生活，与家庭结成了跨物种的伦理情
感。黑牛更像是父亲那一代的形象，勤勤恳恳，
辛劳而卑微，无私地付出。黄鸡是女性的象征。
大河是滋养，我们从大河当中“得活”。沙洲是鳖
叔在大河上开辟的桃源。但桃源毕竟要经历风
雨，它不可能让我们永远躲避。所以，我们必须从
自己的梦中走出，来到渡口通向一个更大的世界。

从个人经验走向普遍与广阔

陈 澜：读《大河》的时候，书中塑造的父亲
形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这不仅是作家一
个人的父亲，也具有天下所有父亲的共同品质。
能不能谈谈对这个形象的理解？

舒辉波：大河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看
到的河流，向大河学习，是我在这部作品中想要
传达的美学理念。书中，我借角色“芝”之口说出
了一句话：“你看这条大河，它发起脾气的时候可
以掀翻一条大船，可是它温柔的时候，可以让一
片柳叶在河面上漂。你不知道它内心里藏着多
少险滩和暗礁，可你看它如此平静，如此安静。”

一个作家如果能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
情感体验出发，去反映和表达全人类的普遍情

感，他所书写的东西才有可能引发人们在哲学层
面上的思考。我想，这样的写作就是从个人走向
了普遍与广阔。我之所以以自己的父亲为起点，
是希望从他身上寻得一种朴素的、真实的、真诚
的情感。作家如果足够真诚地表达自己，也是给
读者一面镜子，让他们在这些人和事里照见自
己，从而引起共鸣，触发同情心和同理心。

叶立文：我也非常认同，一个好的作家一定
需要从个人经验走向普遍性经验。一部好的作
品，有时候会让读者暂时脱离现实的状况。舒辉
波笔下的父亲形象——那种坚韧的品质，那种为
家族付出的精神，包括那个让我印象极深的“头
上冒气”的细节——使我想起我的父亲。我小时
候也有类似的经历，父亲驮着我的时候，头顶上
冒着一团气雾。读到这里，我瞬间被触动了。我
的老家在甘肃，离汉水很远，却依然能在他的笔
下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自己的故乡。这是一件
很神奇的事情。好的作品，总会把我们尘封已久

的，连自己平时都察觉不到的经验重新唤醒。
叶 李：我非常喜欢作品里的父亲形象。《大

河》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父亲，他劳苦终年，卑
微的一生。读完作品，不难发现一个巨大的反
差——我并不会认为父亲的一生是卑微的。我
们今天对“大写的人”有一种冲动的理解：似乎只
有注入了某种时代内涵，才能成为大写的人。但
读这部作品，父亲面对绝对的生活贫困，迸发出
了强大的生命意志。读到这里，就会觉得他是一
个“大写的人”。

儿童文学乡村书写的当代意义

陈 澜：小说写到了很多新时代乡村儿童的
生活细节，对于当代青少年读者来说，书写乡村
经验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舒辉波：我创作的时候想，《大河》一定不是
要划出一条河，让它隔开我和读者；相反，它应该
成为一座桥梁，让人从河的此岸到达彼岸。那这
个“东西”是什么？一定是有趣的故事。前不久
我读到钱理群先生的一段话：“我最看重的‘童
心’，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受拘束的想象
力，自由自在的游戏精神，以及与生俱来的善良
与爱。”如果一个人有好奇心，有想象力，有游戏
的精神，还有爱与被爱的能力，那就拥有了健全
的人格。回到问题本身——孩子能不能读懂。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当
时写的是个人际遇，可我们现在读，读到的是另
外的东西。好的文学，应该有穿越时间的生命
力。它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跨越一个又一个可
能被视为障碍的东西，直抵人心。

叶 李：关于乡村生活经验的当代意义，我
想谈两点。第一，如果我们还能从“最喜小儿无
赖，溪头卧剥莲蓬”中感受到一种活泼的生趣，就
能从乡村的自然中感受到力量。第二，我们必须
保有一种想象其他生活的能力。只有这种能力，
才能让我们过好当下的生活。乡村生活离许多
城市孩子或许很远，但它是一种有着强烈的“附
近”意义的生活。现代科技虽然带来了生活上的
便利，但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当我们在
大城市经历“附近的消失”时，乡村生活让我们看
到了另一种可能。即便我们无法进入乡村生活，
保有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想象，也能成为我们今天
都市生活的一种参照。只有当你理解了还有另
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才会用那种可能性去治愈
今天生活中的某些伤痕，让它变得更好。

陈 澜：我们今天的交流也如一条缓缓流淌
的大河，从个人的童年记忆出发，最终汇入关于
文学、语言与生命的广阔思考。不仅是对一部新
作的解读，更是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
次省思。这启示我们，好的儿童文学，应当是“面
向人类的、具有永恒价值与力量的文学”。

■■对对 话话

大河滋养的童年大河滋养的童年
——一场关于文学、语言与生命的对话

□舒辉波 陈 澜 叶立文 叶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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